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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月
二
十
四
日
是
三
藩
市
同
性
戀
人
士
早
些
年
訂
定
的G

ay
Freedom

D
ay

（
自
由
日

）
。
這
一
天
，
他
們
在
三
藩
市
的
市
區
裡
頭
大
大
方
方
地
遊
行
了
一
場
，
有
鮮
花
義
賣
，
有

彩
車
遊
街
，
熱
鬧
極
了
。
我
從
來
沒
有
見
過
這
麼
多
﹁娘
娘
腔
﹂
的
男
士
們
和
那
樣
﹁窮
兇

極
惡
﹂
的
女
士
們
，
一
時
簡
直
呆
了
。
有
些
男
士
打
扮
起
來
，
居
然
比
女
子
更
多
幾
分
嫵
媚

；
有
些
女
子
，
舉
手
投
足
也
並
無
絲
毫
女
氣
。
我
不
得
不
相
信
，
他
們
之
所
以
要
鬧
同
性
戀

可
能
不
僅
僅
只
是
精
神
上
的
需
要
而
已
。
我
時
常
在
想
，
說
不
定
男
女
要
達
到
真
正
的
平
等

，
就
得
先
由
不
以
同
性
戀
為
怪
做
起
。
如
果
亞
當
和
夏
娃
所
建
立
的
榜
樣
，
不
能
讓
他
們
心

服
，
就
給
他
們
一
個
機
會
去
創
設
他
們
自
以
為
理
想
的
方
式
，
又
有
何
不
可
呢
？

我
在
小
說
上
是
早
已
讀
過
同
性
戀
的
。
譬
如
說
，
法
國
羅
曼
．
羅
蘭
的
《
約
翰
．
克
里

斯
朵
夫
》
裡
寫
過
對
於
同
性
間
精
神
上
的
狂
熱
。
日
本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川
端
康
成
寫
過

《
美
麗
與
悲
哀
》
，
其
中
更
有
肉
體
上
的
愛
戀
。
純
精
神
上
同
性
戀
，
一
遇
到
了
合
意
的
異

性
便
會
﹁自
然
淘
汰
﹂
。
憎
惡
異
性
的
同
性
戀
，
本
身
就
是
一
齣
悲
劇
，

也
還
是
要
﹁不
自
然
淘
汰
﹂
的

│
我
有
時
候
甚
至
於
想
到
：
男
子
與
男

子
火
拼
，
女
子
與
女
子
火
拼
，
到
最
後
還
不
是
又
剩
下
了
一
對
亞
當
和
夏

娃
？

七
等
生
在
《
蘇
君
夢
鳳
》
小
說
裡
對
她
們
倒
也
有
一
兩
筆
同
情
之
語

：
﹁我
非
常
同
情
她
們
，
當
我
和
她
們
相
處
才
知
道
她
們
多
麼
可
憐
。
她

們
是
封
閉
在
自
己
的
世
界
裡
的
人
，
她
們
為
社
會
所
遺
棄
，
滿
足
在
自
己

的
意
識
裡
不
覺
羞
恥
。
可
是
，
一
旦
有
人
闖
入
，
她
們
便
自
覺
到
自
己
的

缺
陷
和
醜
陋
。
﹂

最
值
得
同
情
的
當
然
是
那
些
的
確
在
生
理
上
與
常
人
有
異
的
。
可
是

，
我
們
對
於
眼
瞎
耳
聾
和
殘
廢
的
人
都
能
心
生
同

情
，
為
什
麼
卻
對
他
們
獨
獨
不
能
呢
？
恐
怕
又
是

我
們
的
道
德
理
智
作
祟
了
。
不
過
，
貞
潔
牌
坊
百

年
以
前
也
並
沒
有
人
以
為
是
不
人
道
的
吧
？

也
有
人
擔
心
同
性
戀
要
使
人
類
絕
種
。
同
樣

在
這
以
前
也
有
人
擔
心
節
育
知
識
的
日
新
月
異
會

有
﹁劣
勝
優
敗
﹂
的
後
果
。
羅
素
則
不
以
為
然
，

他
說
過
：
﹁等
人
人
都
有
了
足
夠
的
節
育
知
識
之
後
，
反
而
是
那
些
對
生

命
充
滿
了
熱
愛
或
是
不
自
私
的
人
們
才
會
喜
歡
要
孩
子
了
，
這
樣
的
優
生

法
，
豈
不
更
好
？
﹂
現
在
想
想
同
性
戀
者
、
他
們
之
中
對
生
命
充
滿
着
樂

觀
的
嚮
往
，
不
願
自
私
者
還
不
是
一
樣
會
想
辦
法
延
續
後
代
嗎
？
他
們
也

有
人
開
始
認
領
孤
兒
弱
女
的
，
也
有
人
支
持
試
管
嬰
兒
的
，
他
們
實
在
比

虐
待
子
女
的
父
母
更
有
資
格
當
﹁父
親
﹂
﹁母
親
﹂
的
。

替
他
們
說
話
，
這
是
三
藩
市
的
作
風
，
我
想
我
多
少
已
染
上
了
﹁金

山
人
﹂
的
這
一
點
惡
習
了
。
三
藩
市
，
像
是
一
間
人
性
的
實
驗
室
，
是
優

點
也
是
缺
點
，
沒
有
勇
氣
接
受
考
驗
的
是
不
適
合
住
在
這
兒
的
。
至
於
利

弊
呢
？
這
樣
說
好
了
：
人
民
教
會
的
九
百
多
人
集
體
自
殺
，
算
是
一
次
最
失
敗
的
實
驗
了
，

可
是
，
也
正
因
為
這
樣
慘
烈
的
失
敗
，
別
人
才
不
必
也
不
會
再
遇
上
同
樣
的
命
運
。

看
看
花
車
上
那
些
人
，
如
果
說
﹁人
生
如
戲
﹂
的
話
，
他
們
可
真
選
了
個
（
或
是
被
社

會
這
個
無
形
的
導
演
給
指
派
的
）
吃
力
不
討
好
的
角
色
呢
！
他
們
的
人
數
可
真
不
少
，
大
大

超
出
我
的
意
料
。
據
說
全
美
各
地
躲
在
暗
處
不
敢
見
人
的
，
現
在
也
都
到
三
藩
市
來
了
。
三

藩
市
的
可
愛
之
一
，
便
也
是
這
宗
教
家
似
的
心
腸
吧
。

遊
行
的
人
不
停
地
向
街
上
的
觀
眾
扔
擲
禮
物
，
像
是
善
意
的
賄
賂
。
有
印
着
﹁自
由
日

﹂
的
紀
念
鎳
幣
，
有
印
着
廣
告
的
傳
單
，
還
有
一
件
件
印
着
他
們
旗
號
的
恤
衫
。
我
女
兒
悄

悄
拉
我
一
把
：

﹁媽
媽
，
千
萬
別
去
撿
那
些
恤
衫
，
撿
來
了
我
也
不
敢
穿
上
。
﹂

我
忍
不
住
跟
她
笑
成
一
團
。

（
寄
自
美
國
）

最近，在非常火爆
的綜藝節目《非誠勿擾
》裡，有 「拜金女」揚
言 「寧願坐在寶馬裡哭
，也不願騎着自行車笑
」，很快就成為網絡流

行的拜金真言。
寶馬，自然就意味着豪富之家，而 「坐

在寶馬裡哭」，就說明嫁進豪門後生活很痛
苦，很鬱悶，或因沒有愛情，缺乏共同語言
，或因在家裡受歧視，受冷落，可即使是這
樣，也要在寶馬車裡忍辱負重，流淚也要流
在寶馬車裡，至少在外人看來，自己是風光
的。自行車，則意味着普通平民家庭，而
「騎着自行車笑」，就說明小兩口恩恩愛愛

，互相體貼，相敬如賓，雖然物質生活沒那
麼闊綽，沒有豪宅名車、巨額存款，但小日
子過得很愜意，很舒心，每天都笑口常開，
幸福指數很高。這也正是時下許多普通家庭
生活的真實寫照。

當然，婚姻的最理想狀態是 「坐在寶馬
裡笑」，夫君既有錢，又疼愛自己，婆家既
闊綽，又家庭和睦，自己既可以大把花錢，
又過得幸福、舒心，可是有這樣運氣的人不
多。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人對 「坐在寶馬
裡哭」趨之若鶩，廣州最近一份調研報告就
爆出六成女大學生想嫁富二代，至於嫁過去
是哭還是笑，那就不管了。平心而論，女性
希望通過結婚嫁給富二代的方式，改善目前
的生活狀況的心理，可以理解；但如果女性
把未來生活的全部寄託都放在婚姻上，這是

喪失自我的表現，也是很靠不住的，同時也是對愛情、婚
姻的褻瀆和不負責任。

人生在世，既要過物質生活也要過精神生活，這是人
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婚姻也是如此，夫妻兩人在一起，既
要有物質的共享，也要有心靈的共鳴，精神的共振，還要
同甘共苦，相濡以沫，這才是高質量的婚姻生活。反之，
如果坐在寶馬車裡卻夫妻反目，住在豪華別墅裡卻同床異
夢，同桌吃着山珍海味卻又各懷鬼胎，這樣的婚姻，度日
如年，不勝煎熬，人前強顏歡笑，人後悲戚流淚，又有什
麼意義呢，與關進金籠子裡的金絲雀有啥兩樣？

不過，人各有志。有人就是願意坐在寶馬車裡哭，以
換來表面的虛榮，有人就是願意選擇沒有愛情的婚姻，以
換取物質的享受，那也是她的自由，是她對人生思考的結
果，需要提醒她的是：生命只有一次，青春十分短暫，愛
情無比美好，你要珍惜啊，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畢竟，
笑比哭好，不論你是坐在寶馬車裡哭，還是坐在奔馳車裡
哭，淚水都是鹹的，鼻子都是酸的，哭相都是醜的，感覺
都不會太好。

俄羅斯的墓地舉世聞名，我到過莫
斯科、聖彼得堡、斯大林格勒、新西伯
利亞市的公墓，那裡的墓碑構思奇特，
造型美輪美奐，做工細膩傳神。

俄羅斯有兩位姓 「托爾斯泰」的大
作家，其名字分別為 「列夫」、 「阿歷

克賽」，各自馳騁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俄國文壇上，有
人將其戲稱為大、小托爾斯泰。阿歷克賽‧托爾斯泰（小
托爾斯泰）安臥在莫斯科新聖女公墓，在墓地上豎立着逝
者的半身銅像；列夫‧托爾斯泰（大托爾斯泰）則長眠於
圖拉市這位大作家的故園，其墓與眾多名人墓截然不同，
不以 「貌」取勝，而以 「一抔黃土」著稱。

今年，在紀念列夫‧托爾斯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日子裡
，世界各地的托翁崇拜者們，紛紛前往圖拉市，去 「朝拜
」這 「一抔黃土」。

顯赫世家與馳名莊園
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列夫‧托爾斯泰出生於圖拉省

一個貴族世家。托翁家族將相薈萃，文才輩出。其先祖是
彼得大帝的密友和重臣，還當過外交官；祖父曾擔任過喀
山省省長；父親參加過一八一二年抗擊拿破侖的衛國戰爭
；母親出身於世襲公爵之家，通曉四種外語，並頗有藝術
才華。托翁母親的曾祖母與普希金的祖母乃親姐妹，因此
，普希金是她的遠房姨表叔。

托爾斯泰的出生地為 「雅斯納亞‧波良納」（ 「明媚
的林間草地」之意）。一七六三年，托爾斯泰的曾外祖父
購得這塊寶地，其面積為四百零八公頃（六千一百二十畝
地），很快就在此處修建起一座莊園。一八二二年，托爾
斯泰的母親出嫁時，這個莊園便成了她的特種嫁妝。每年
夏、秋，園內松柏挺拔，白樺玉立，遍地綠草，青翠
欲滴。

在這個莊園裡，托爾斯泰度過了大約六十年時光，對
其感情甚篤。他曾這樣寫道： 「沒有我的雅斯納亞‧波良
納，我很難想像俄羅斯會是個什麼樣子。」 在這個安逸優

雅、風景如畫的環境裡，這位俄國大文豪創作了《戰爭與
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鴻篇巨製。

托爾斯泰故居是棟乳白色二層小樓，深藏於密林與繁
花茂草之間。兩萬兩千多冊藏書吸引着遊人的眼球，據說
，這些書用二十多種語言寫成。客廳裡兩架大鋼琴，彷彿
默默地向遊客訴說着托翁家人的音樂情緣。托爾斯泰本人
彈得一手好鋼琴，常與夫人四手聯彈，還喜歡給有一副好
嗓子的小姨子塔吉揚娜伴奏。這位姑娘的運氣好，被其姐
夫用作《戰爭與和平》女主人公娜塔莎的原型之一。

「朝拜」 「世界名墓之巔」
一九八六年初春，我跟隨我國一位領導人乘車去圖拉

市。經過大約兩個小時行程後，車隊到達了該市的邊緣，
之後就逕直前往郊區的 「雅斯納亞‧波良納」莊園──列
夫‧托爾斯泰的誕生地與魂歸之處。以俄羅斯的標準看，
這個莊園不算太大，卻與這位大文豪一樣，在世界上大名
鼎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位於此處的托爾斯泰墓簡樸
到了極點，但是，卻吸引着各國成千上萬的人前來 「朝拜
」。有位名家曾這樣說過：列夫‧托爾斯泰以其豐厚的著
作登上了俄羅斯文學的頂峰，而他的墓地，則以簡陋而攀
上了世界名墓之巔。

過了大約二十分鐘，我們的車隊來到了兩排大樹之前
。同行的蘇聯警衛長向我領導人報告：這是一條通往列夫
‧托爾斯泰莊園的林蔭大道，作家的家人們當年稱之為
「大街」，一百多年來，這是一條名副其實的 「步行街」

。於是，我領導人便領着我們一行，沿着這條 「大街」步
行前往莊園。兩旁的大樹參天，雖然還只有枝而無葉，我
依然感受到這條 「林蔭大道」之 「陰涼」、靜謐。

一到達這個莊園，我領導人便提出先拜謁托爾斯泰墓
，不過，此地的托爾斯泰紀念館館長，考慮到中國貴賓旅
途勞頓，便建議先到他的辦公室稍事休息。我領導人落座
後便說，還在讀大學時，就知道離莫斯科不遠處有個托爾
斯泰墓，而且，墓地不過是個小土塚，今天有機會前來
「朝拜」，可算是實現了平生一大夙願。他對托爾斯泰的

生平和作品很熟悉，與館長談得很投機，談了一陣之後，
便把話題轉到年逾八旬的托翁離家出走、很快就病逝他鄉
的原因。對於這個 「世紀之謎」，館長只擺出了兩個比較
靠譜的說法。我領導人問他傾向於哪一個，他未置可否，
也許因為這個謎團實難解開。

大約過了一刻鐘，我領導人在館長的陪同下，冒着濛
濛細雨，踏着一條砂石小路，走了四五分鐘，便來到了托
爾斯泰墓前。在我們眼前呈現出來的，是一個長約兩公尺
，高四、五十公分，寬七、八十公分的小土塚。因為是初
春，塚上的青草才吐出了一小點兒嫩綠，墓前擺放着兩束
鮮花，周圍的高大樹木尚在 「沉睡」。

我領導人虔誠地敬獻上一個很小的花籃，在花籃上，
沒有擺放寫着獻給逝者字樣的輓帶，因為他事前特意向我
交代：花籃要小，上面不擺放輓帶，以一種最簡單的方式
致哀，否則，與這位偉人的墓地不相稱。

托翁墓地簡陋之緣由
關於這塊墓地如此簡陋的原因，近一百年來，出現過

多種 「版本」，我覺得比較靠譜的一個是：托爾斯泰雖貴
族出身，但後來同情勞苦大眾，為農民子弟大辦學校，晚
年把自己歸於 「賤民」一類。他生前曾立下這樣一個 「超
薄葬」遺言： 「要像埋葬叫化子那樣，用最便宜的棺木將
我下葬，壘一個小小的墳頭。」不過，在當地哪怕是 「賤
民」的墳上，一般也擺放個十字架，但托翁當年因寫長篇
小說《復活》觸犯教廷而被革出教門，在其墳上，後人連
個十字架也沒有敢擺放。

寫到這裡，我想插上幾句話，講一講托爾斯泰性格的
「兩重性」：一方面他同情農民，厭惡農奴制；另一方面

則主張 「勿以暴力抗惡」，反對以革命方式消滅這一制度
。列寧曾稱列夫‧托爾斯泰為 「俄國革命的鏡子」，也許
這是因為，托翁那種矛盾的人生，折射出俄國革命之複雜
性。

我領導人先向長眠着的列夫‧托爾斯泰三鞠躬，然後
圍着墓地轉了好多圈，一直肅穆無語。大約十分鐘過後，
他才不捨地離開了這位大文豪。離去之前，這位領導人曾
說過這麼一句話：有的人去世後安臥於陵墓內；有的人死
後得到了個雕像或十字架；有的人身後則只有一抔黃土，
不過，一抔黃土也許更 「偉大」！當時聽到這句話，我內
心甚為震撼，感到它比 「人世間最美的墓地」（奧地利作
家茨威格語）這一著名讚譽，更富於哲理性。

有位友人寫下了同樣富於哲理的詩句：托爾斯泰墓天
意深邃而遠威，小塚無碑勝有碑！

托翁與中國的不解之緣
在我們中國人心目中，列夫‧托爾斯泰是座大豐碑。

也許有人還不了解，托翁與我們中國曾有過一段不解之緣。
一九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深夜，八十二歲的托爾斯泰

突然告別了自己心愛的莊園，這就是史稱的 「列夫‧托爾
斯泰出走」。十天之後，這位大文豪病逝於途中一個小火
車站。還在當年春天，即在去世前半年，托翁曾這樣說過
： 「假如我還年輕，一定要到中國去看看！」 早在中國第
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托爾斯泰就在自己的作品中，憤怒譴
責英法聯軍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一九○○年，他又發表
題為《不准殺害！》的政論文章，對八國聯軍在中國的燒
殺搶掠，提出了嚴正的抗議。

年過半百之後，托爾斯泰對中國的古代哲學，開始產
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認真研讀了孔子、老子、孟子、墨子
等人的著作。在他的藏書中，迄今還完好地保存着孔子、
老子等中國先哲著作的俄文譯本。

托爾斯泰對孔子的 「修身」、老子的 「無為」等主張
推崇備至。在 「道德自我完善」、 「勿以暴力抗惡」等著
名 「托氏思想與實踐」中，不難找到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所
留下的烙印。

十九世紀是俄羅斯文學的鼎盛時期，列夫‧托爾斯泰
與普希金一道，是這個 「黃金時期」的兩大傑出代表。托
爾斯泰與普希金一樣，用人文思想的無盡寶藏，影響過我
們中國好多代人。

跟隨我國領導人拜謁列夫‧托爾斯泰墓之後，不覺四
分之一世紀已過去了。這些年來，每每憶及這次對 「一抔
黃土」的 「朝拜」，反覆咀嚼 「一抔黃土也許更 『偉大
』」那一警句，自己對 「人生」二字真諦之體味，似乎增
添了少許實感。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說得好： 「最偉大
的真理，往往是最樸實無華的。」

中
醫
是
我
國
歷
史
悠
久
的
國
粹
，
而
中
藥
則
是
中
醫
的
物
質
基

礎
。
伴
隨
着
我
國
中
醫
藥
的
發
展
與
實
際
應
用
，
加
上
我
國
幾
千
年

傳
統
文
化
的
熏
陶
，
圍
繞
着
中
藥
也
就
產
生
了
無
數
個
饒
有
情
趣
，

且
魅
力
無
窮
的
傳
說
。
這
些
傳
說
雖
然
同
成
千
上
萬
種
中
藥
一
樣
，

林
林
總
總
，
不
勝
枚
舉
，
但
其
中
有
不
少
與
我
國
古
代
的
名
醫
有
關

。
究
其
原
因
，
或
許
是
醫
藥
不
分
家
的
緣
故
吧
。

在
婦
科
常
用
藥
白
芍
的
後
面
就
有
一
個
與
三
國
時
名
醫
華
佗
有

關
的
傳
說
。
相
傳
當
年
華
佗
為
方
便
取
藥
，
便
在
自
己
的
住
處
建
了

個
藥
草
園
。
一
天
，
有
人
給
他
送
來
一
棵
芍
藥
，
華
對
其
作
了
番
研

究
後
，
認
為
它
用
處
不
大
，
便
將
之
隨
手
種
在
園
中
，
未
再
過
問
。

誰
知
數
日
後
，
每
當
華
佗
夜
間
在
燈
下
看
書
時
，
便
能
聽
到
女
人
的

哭
聲
。
待
華
起
身
看
去
，
發
現
在
朦
朧
的
月
色
中
有
一
美
女
在
啼
哭

，
而
她
站
立
處
正
是
華
白
天
隨
手
栽
芍
藥
處
。

然
而
當
華
佗
定
神
看
時
卻
看
不
到
任
何
人
，
見
到
的
分
明
只
是

一
棵
芍
藥
。
華
佗
自
言
自
語
道
：
﹁你
全
無
獨
到
之
處
，
怎
麼
能
入

藥
，
﹂
說
罷
便
返
身
回
屋
，
不
料
華
剛
躺
下
，
哭
聲
又
起
。
華
佗
便

喚
醒
妻
子
並
告
知
她
此
事
。
妻
子
聽
後
說
：
﹁可
能

是
芍
藥
感
到
你
沒
弄
清
它
的
用
處
，
冷
落
了
它
，
因

委
曲
而
哭
的
吧
。
﹂
華
佗
答
道
：
﹁我
品
嘗
過
它
，

的
確
沒
發
現
什
麼
藥
用
價
值
，
何
來
的
冷
落
。
﹂
事

隔
數
日
，
妻
子
血
崩
腹
痛
，
便
背
着
華
佗
去
藥
草
園

挖
芍
藥
的
根
煮
水
喝
，
連
喝
兩
日
後
，
其
病
霍
然
而

愈
，
妻
子
遂
把
此
事
說
給
華
佗
聽
。
這
時
華
佗
感
到

自
己
確
實
是
委
曲
了
芍
藥
。
於
是
他
潛
心
研
究
了
芍

藥
的
肉
質
塊
狀
根
，
製
出
了
養
血
、
斂
陰
、
活
血
止

痛
的
婦
科
良
藥
白
芍
。

中
藥
川
芎
的
傳
說
與
唐
代
藥
王
孫
思
邈
有
關
：

話
說
有
一
天
，
孫
在
四
川
青
城

山
採
藥
時
看
見
一
隻
帶
着
幾
隻

小
鶴
玩
的
雌
鶴
突
然
頭
頸
低
垂

，
雙
腳
顫
抖
，
不
停
地
哀
鳴
。

他
立
刻
明
白
是
這
隻
雌
鶴
病
了

。
第
二
天
，
孫
思
邈
來
到
了
昨

天
的
採
藥
處
時
，
發
現
病
鶴
已

不
再
呻
吟
。
這
時
，
天
上
飛
過
來
幾
隻
鶴
，
牠
們
口

中
都
銜
着
一
些
小
白
花
。
飛
到
病
鶴
上
方
時
，
便
將

這
些
小
白
花
投
給
牠
，
其
中
有
一
枝
落
到
了
孫
的
腳

邊
，
其
上
還
帶
有
幾
片
類
似
蘿
蔔
葉
的
葉
片
，
孫
將

之
拾
起
並
小
心
地
帶
回
了
家
。
孫
思
邈
經
過
研
究
發

現
此
物
有
活
血
通
筋
、
祛
風
止
痛
的
作
用
，
於
是
他

便
將
之
用
於
治
病
。
孫
在
行
醫
中
感
到
此
藥
效
果
特

好
，
這
讓
孫
藥
王
感
到
十
分
高
興
，
就
隨
口
說
道
：

﹁青
城
天
下
幽
，
川
西
第
一
洞
，
仙
鶴
飛
過
處
，
良

藥
降
蒼
穹
。
這
藥
以
後
就
叫
川
芎
吧
。
﹂
此
後
，
這

一
藥
名
便
被
廣
泛
地
叫
開
了
。

魚
腥
草
別
名
側
耳
根
、
豬
鼻
拱
等
，
有
清
熱
解
毒
，
止
咳
祛
痰

，
消
痛
排
膿
的
功
效
。
此
藥
相
傳
來
自
於
金
代
名
醫
劉
完
素
的
一
次

生
病
。
據
傳
劉
在
一
次
上
山
採
藥
時
，
不
幸
淋
雨
暴
病
。
回
府
後
，

雖
服
用
了
許
多
藥
卻
總
不
見
效
。
村
上
一
位
老
人
聞
知
此
事
，
便
攜

帶
着
一
種
味
像
三
白
草
的
草
藥
前
來
探
望
。
他
讓
劉
完
素
將
帶
來
的

藥
煎
湯
服
下
，
說
是
此
藥
已
試
用
過
多
人
，
挺
靈
的
。
劉
聞
到
此
藥

魚
腥
撲
鼻
，
本
不
想
服
用
，
但
出
於
對
老
人
的
尊
重
，
他
最
終
還
是

將
信
將
疑
地
把
此
藥
服
下
。
連
服
三
天
後
，
劉
的
病
情
得
以
化
險
為

夷
並
最
終
痊
愈
。
這
時
老
人
才
對
劉
說
：
﹁此
乃
蕺
菜
，
也
叫
魚
腥

草
。
﹂
後
來
，
魚
腥
草
便
作
為
一
味
中
藥
，
借
劉
完
素
的
行
醫
而
傳

遍
天
下
。

此
外
還
有
像
中
藥
蒼
朮
源
自
於
宋
代
名
醫
許
叔
徽
為
自
己
治

﹁濕
阻
胃
﹂
，
南
瓜
蒂
出
於
江
南
名
醫
葉
天
士
為
孕
婦
治
胎
位
不
正

的
傳
說
等
等
。
這
些
傳
說
一
方
面
可
以
說
是
世
人
對
古
名
醫
們
的
褒

獎
；
另
一
方
面
它
們
作
為
我
國
中
醫
藥
文
化
的
一
部
分
，
使
一
些
中

藥
在
其
療
效
之
外
更
增
添
了
幾
分
膾
炙
人
口
的
情
趣
。

同性之愛 喻麗清

﹁寶
馬
裡
哭
﹂啥
滋
味
？
陳
魯
民

托爾斯泰墓：「一抔黃土」
李景賢

名醫與中藥 季旭東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說到英國人愛德華．休，恐怕很少
有人知道他是何方神聖？但在西方經濟
學界，他卻是一位 「快男」式的傳奇人
物。他對歐元危機的準確預言，使他在
一夜之間大獲政商兩界及經濟學家們的
青睞。

如今我們對愛德華．休的了解還是很少，只知道他雖
然有在經濟學院學習的背景，但揚名之前卻只是一名兼職
英語教師，靠着微薄的束脩度日的普通人。但是，他卻窮
則不忘天下，喜歡關注社會，喜歡思考問題，並熱衷於將
思考後的觀點發表在自己的博客中。幾年來，他不斷地在
博客中撰文，對歐元敲起警鐘，預言它好景不長。但那些
政要巨賈專家對這個落破的無名小卒根本不屑一顧，認為
他連篇累牘的博文都是一些無稽之談，他的 「末日預言」
不過是為了譁眾取寵。他既沒有專業經歷，他的預言也不
是建立在專業的經濟理論基礎之上。但是，愛德華．休卻
在密布四周的乜斜目光中自信地堅持着自己的 「末日預言
」，而由希臘債務危機引爆的歐元危機，最終也驗證了他
的觀點是正確的。可能，還有許多人曾懷疑過在一個各國
國情千差萬別的地區，建立一種統一的貨幣是否可行。但
他們卻懾於經濟學家的侃侃而談，也相信那麼多經濟學家
津津樂道於歐元，必定因為它會有一片光明的前景。而且
，一大堆聲名顯赫的經濟學家，也讓人們自慚於自己的
「無知」，於是，羞於怯於啟齒，提出自己心中的疑問。

愛德華．休不但提出來了，並在一片譏諷之中堅持到勝利
，他的勇氣怎能不令人肅然。

如 「快男」般一夜成名的愛德華．休，卻並未周身浸
透商業味。他目前仍居住在西班牙北部一個只有六十人的
小村莊，他在這裡已經生活了十年。雖然，名利就在眼前
，唾手可得。可他始終保持着那份從容的淡定，至今仍平
靜地過着清貧的生活。以至當他被邀請參加西班牙政府及
商界要人出席的會議時，竟不得不向朋友借錢，去置辦一
套稍微像樣的正裝。即便如此，他仍堅持着自己的原則，
拒絕那些金融機構的加盟邀請。因為，他不希望自己的見
解被那些機構 「壟斷」。我們無法推測愛德華．休是不是
一位高尚的人，但他真的是一名胸懷天下的人。如今，許
多人在這浮躁的社會中迷茫困惑，一些女孩子 「寧願坐在
寶馬車裡哭，也不願在自行車後笑」；一些專家學者屈從
於權勢，甚至甘作權勢的幫兇，道德的底線不斷的被降低
，被當着遮羞布，他卻非常清醒地堅守着自己獨立的精神
家園，又怎能不令我們再次肅然。

非
典
之
前
，
鍾
南
山
名
不
見
經
傳
。
當
有
人
企
圖
隱
瞞
﹁非
典
﹂

真
相
，
他
卻
面
對
媒
體
毫
無
顧
忌
說
了
真
話
：
﹁事
情
的
真
相
是
這
樣

的
…
…
疫
情
還
在
蔓
延
…
…
醫
護
人
員
的
防
護
沒
有
到
位
…
…
病
原
體

還
沒
有
找
到
…
…

結
果
，
軒
然
大
波
。

大
家
也
認
識
了
鍾
南
山
，
對
他
的
評
價
是
：
廣
東
有
一
個
老
頭
，

是
門
一
點
就
着
的
大
炮
，
不
知
道
他
的
下
一
個
炮
轟
目
標
是
誰
。

一
個
人
不
顧
別
人
感
受
講
真
話
有
兩
種
可
能
，
一
種
是
心
有
不
平
，
不
發
不
可
；
另
一

種
則
是
心
平
氣
和
，
言
之
自
然
。
鍾
南
山
在
非
典
時
期
，
學
術
上
有
成
就
，
生
活
上
平
穩
，

他
也
不
想
得
到
什
麼
，
講
出
那
番
話
，
完
全
沒
有
憤
懣
之
氣
。
但
沒
有
想
到
的
是
，
大
家
都

把
他
的
真
話
當
成
了
﹁開
炮
﹂
，
覺
得
他
是
一
個
內
心
掙
扎
，
對
別
人
針
鋒
相
對
的
人
。

其
實
，
鍾
南
山
是
一
個
心
平
氣
和
的
人
。
他
非
常
注
重
養
生
之
道
，
首
推
的
就
是
保
持

平
和
的
心
態
。
這
似
乎
是
一
種
矛
盾
，
既
然
心
態
平
和
，
何
來
鏗
鏘
之
言
。
實
際
上
，
如
果

一
個
人
真
正
做
到
心
境
平
和
，
那
他
就
會
不
計
個
人
得
失
了
，
說
與
不
說
，
只
是
良
心
使
然
。

在
今
年
的
全
國
﹁兩
會
﹂
上
，
已
七
十
一
歲
的
鍾
南
山
面
對
政
要
，
又
放
了
一
炮
：

﹁我
觀
察
了
一
下
，
領
導
不
在
時
，
我
們
的
發
言
很
踴
躍
，
而
且
講
得
很
深
刻
；
但
只
要
有

領
導
在
，
我
們
相
當
多
的
時
間
都
是
在
歌
功
頌
德
！
這
個
很
不
應
當
！
我
參
加
了
兩
年
的
全

國
人
大
會
議
，
我
的
感
覺
就
是
這
樣
，
包
括
廣
東
團
也
有
這
個
現
象
…
…
你
看
，
大
部
分
的

發
言
基
本
上
可
以
這
樣
形
容

│
每
人
發
言
十
分
鐘
，
其
中
八
分
鐘
是
歌
功
頌
德
的
，
一
分

鐘
對
自
己
歌
功
頌
德
，
剩
下
最
後
一
分
鐘
，
來
不
及
講
問
題
了
…
…
﹂

這
段
話
又
成
為
一
個
熱
點
，
網
友
覺
得
這
個
老
頭
實
在
可
愛
，
而
一
些
官
員
心
中
卻
難

免
心
存
芥
蒂
。

鍾
南
山
也
許
不
會
想
到
自
己
的
幾
句
大
實
話
會
引
來
那
麼
大
的
關
注
度
。
我
稱
鍾
南
山

是
大
師
，
因
為
我
眼
中
的
大
師
就
是
那
些
擁
有
安
詳
、
樂
觀
心
態
的
出
家
人
或
名
人
。
而
鍾

南
山
之
所
以
是
大
師
，
就
是
因
為
他
心
境
好
，
沒
有
私
利
，
該
說
就
說
，
他
看
似
是
一
門

﹁大
炮
﹂
，
實
則
是
心
平
氣
和
使
然
。

許
多
搞
學
術
的
人
，
都
想
着
出
名
。
如
若
心
態
浮
躁
，
心
存
私
利
，
哪
敢
講
真
言
，
做

個
好
好
先
生
同
樣
可
能
﹁功
成
名
就
﹂
，
而
且
風
險
小
得
多
。

心
平
氣
和
有
大
成

流

沙

「末日預言家」
魯 人

﹁一
抔
黃
土
﹂
般
的
托
爾
斯
泰
墓

（
資
料
圖
片
）


